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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文化视域下《哪吒 2》中 Z 世代情感共同体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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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者群体开始从传统完全意义的接受者转变为能够参与制作的产销者。《哪吒 2》的爆火

不仅在于生产方的精良制作，同样不能忽视其中主要消费者群体（Z世代）的主推。本文在参与式文化这一理论视角下，分析 Z

世代群体为何要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在参与的过程中会导致的问题。为未来中国的动画电影行业发展提供思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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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动画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周恩来总理

曾对一日本电影代表团介绍称：“美术电影部门在中国电影事

业中，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比较优秀的部门”。近年来，国产动

画电影层出不穷，在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今年年初《哪吒

之魔童闹海》的现象级爆火，不仅彰显了国产动画制作水准的

精进，更深刻地折射出当下文化消费与传播的新趋势。本文基

于“参与式文化”这一理论视角，分析 Z世代群体在观影前后

的主动参与对影视作品成功的推动，更为进一步理解当代青年

文化提供新的思考方式。

2 Z世代与参与式文化概述

2.1 Z世代概述

Z世代（通常指的是 1995年到 2010年之间出生的群体）

是流行于欧美的代际划分群体，其界定标准不只参考年龄，更

强调以塑造集体记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生活

在信息时代的 Z世代群体人口数量在 2019年超过千禧一代，

占全球 77亿人口的 32%，并将在 2025年占据全球劳动力的四

分之一[1]。这个群体富有求知欲、想象力和创造力，其重视符

号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成为生产力主体。

Z世代群体通过消费行为来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建构，不

仅作为精神产品的主力消费军，也成为其再创的主要参与者与

实施者。

《哪吒 2》的爆火也少不了 Z世代群体的推波助澜。饺子

导演带领的青年团队所制作出来的作品展示了 Z 世代目前的

现状，迎合他们的审美体验和价值观念。Z世代群体又通过自

身的二次创作将其推广，以此推动这部作品的爆火。

2.2参与式文化概述

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是由美国传播学者亨

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这一书

中提出，其中探讨了媒介产品生产以及在消费过程中用户从消

费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转变。其中核心观点“文本盗猎”并不单

单指向文本的挪用，还有对其中符号进行加工后赋予的新意

义。“文本盗猎”这一词最早源于 20世纪 80至 90年代文化

研究领域关于“反抗”（Resistance）的讨论[2]。其是对文化工

业理论的对抗，用户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可以通过“文

本盗猎”这种方式进行创作的生产者。

参与式文化是詹金斯在传统的电视媒体的背景下提出来

的理论，而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媒介技术的变革推动观

众转向更广阔的领域，比如电影、游戏、纪录片等等。传播的

形式也不再限于同人文的创作，开始出现了更多新的形式，比

如仿妆、舞蹈视频、鬼畜视频等等。尤其随着近几年生成式人

工智能 AI的出现与普及后，用户的参与行为变得更为方便。

AI 工具为普通用户提供了强大的内容生成支持，而社交媒体

平台则构筑了内容发布、传播与社群互动的空间。Z世代作为

网络中的主力军，他们生长于网络时代，习惯通过社交平台收

集信息、娱乐互动等。在日常分享二创作品过程中，也为他们

提供情感货币的功能。

3 身份认同：《哪吒 2》与 Z世代的共鸣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

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

《哪吒 2》中大量情节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够引起大量 Z世

代观众的感同身受。而他们在进行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可以增

加其对影片精神内核与自身经历相结合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

自我地身份重构与身份确认。

3.1符号消费与身份重构：从娱乐到自我表达的转向

在平台为载体的基础上，大多 Z世代群体都形成了自身的

社交圈层。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实现了从“兴趣发现”到“群体

归属”的初步连接。随着圈层中人数的增加，会在内部形成不

同的兴趣团体，并且可能衍生出一些圈层内部人员才能听得懂

的“行话”。这些特殊符号通过差异化的标签将圈内和圈外的

人区分开来，同时也成为圈内人交流的情感货币，将群体的连



新时代论坛 第2卷第20期 2025年 ●理论研究●

247

接更为紧密，实现群体内部成员身份的重构。

《哪吒 2》播出后，有关“哪吒 2”的群体也建构起来，

其中以 Z世代为主体的观众群体，出于自身的喜爱与价值观念

的宣传，制作各种类型的衍生作品发布在网上。他们不再局限

于娱乐需求，而是通过表情包传播、视频二创等行为，将电影

中的特殊符号转化为自我表达的标签，观影行为升华为群体身

份的确认仪式。如“人们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还吃，

收你来了”、“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

我便扭转这乾坤”等。这一系列的台词都正好契合 Z世代群体

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诉求，他们在进行二次创作的同时也将自己

的情感赋予其中，其他感兴趣的人也加入其中讨论，形成一场

声势浩大的情感交流盛宴。

这些符号性的消费，也进一步增强了群体内部的连接，从

而转化为消费。正如艾媒咨询调查中显示，在 2024年，青年

消费者对非生活必需品消费中最关注的排名前十的因素中，

32.04%的受访青年都表明购买的商品是要符合个人个性。作为

主要消费群体的 Z 世代群体更愿意为了情感因素去支付符号

性的商品。因此，通过大量的二次创作，吸引更多青年群体关

注到《哪吒 2》，并且愿意为了情感的需求买单，从而也推动

《哪吒 2》能以目前超 150亿的票房火出国外。

3.2文本开放性与身份探索：参与式文化中的自我赋权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曾经用“作者已死”强调作者对其作

品解释的被动性。这说明作者将作品创作出来后，解释权都交

与观众。而作者在作品中如何进行编码，留给读者解码的空间

有多大，这是决定读者积极主动参与作品解码的关键之一。《哪

吒 2》中，影片通过传统 IP形象重构、生活性表达策略、留白

叙事等开放性的设计，为 Z世代身份探索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影片中除了《哪吒 1》中已有的哪吒、敖丙、太乙真人和

申公豹等角色以外，还增加了龙王家族的一系列成员。在《哪

吒 1》播出后，网络上就有一系列关于敖丙形象的讨论，深受

观众喜爱。因此导演在第二部影片创作中，增加了更多这种新

的角色。比如敖丙的父亲——龙王一出场，就引得大量观众惊

呼：“好帅！”。以及敖丙的姑姑敖闰，既美丽又有野心的个

人形象，也收获大量观众的喜爱。这一系列符合 Z世代审美的

角色形象，引得大家热衷去讨论，并形成一定的粉丝圈层。

4 Z世代的参与：《哪吒 2》爆火出圈新动能

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往往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角色，他们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渠道获取信息，大众媒体也会根据大

多数人的喜好进行统一的信息发布。但是这种单向度的观看同

时也存在风险。“观众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见证者，而他实际

上只是观众”[3]。而在互联网时代，用户从被动转向为主动，

他们通过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发布内容。Z世代作

为其中的主体，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着他们喜闻

乐见的内容。《哪吒 2》播出后，大量 Z世代群体根据自己的

喜好和价值观，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进行二创内容的发布。在人

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年，进行二创的壁垒降低，Z世代群体将

平时娴熟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运用在电影宣传的二创作品中，

形成了更多种类的作品，成为电影传播扩散的核心驱动力。

4.1全民“自来水”与 Z世代二创

电影“自来水”此前成为全民焦点是源于《流浪地球》系

列，指的是那些自发为电影宣传的影迷。而在中国的影视行业

中，动画电影行业可以说是极为团结的一个群体。每家的动画

制作团队都会互相为其他动画产品做宣发。比如，在《哪吒 2》

播出前，影院就放出《大鱼海棠 2》的宣发，哪吒剧组与大鱼

海棠剧组还联动生成动画短片。在电影放映后，官方也在各大

平台发布各种物料，给网友们更多的二创的素材，唤醒 IP 积

累的“自来水”。

Z世代群体在选取二创素材的制作时，也并非完全被动接

受官方传播节点的引导，而是基于自身对于观影后的深度情感

认同与价值共鸣。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功能，Z世代观众

迅速自发组织起高度活跃的线上社群。这种集体协作不仅显著

提升了传播的效率和声量，更在持续的互动与意义协商中，将

个体观影体验升华为群体共享的符号体系与集体记忆，为影片

的持续热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2生成式 AI的具象化赋能

传统媒体时期，受众的参与形式与内容发布渠道都受限。

大多二创的作者都是以同人文、漫画插图的形式为主，但是随

着新媒体的发展，新的平台为受众提供舞台。生活在网络时代

的 Z世代，与其说新媒体是他们的工具，不如说是他们生活与

世界的一部分。而过去十来年间，AI 开始逐渐出现在我们的

生活之中，如社交机器人、语音助手、自动化写作等，这些

AI 工具的出现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以

deepseek的出现，标志 AI 主流化的历史性突破，大量 AI生成

软件应运而生。

AI 工具的发展，使得人们的“参与鸿沟”降低，普通人

也可以通过 AI制作各类产品。而这些 AI生成的作品可以分为

两类：第一类是用户通过训练 AI指令，反复修改后生成的符

合其心目中的作品；另一种是直接将原作品（文字、图案、视

频等）投喂给 AI让其帮助生成的作品。相较于第二种，前者

原创性的程度更高，操作起来也需要一定的实践背景。而后者

虽然生成作品更为简单，但是可能会出现模式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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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挑战与未来：参与式文化中情感共同体的维系与升

华

5.1参与异化与情感共同体的内在矛盾

（1）流量逻辑对情感深度的侵蚀：巴赫金认为，狂欢节

中的“笑”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也是“冷

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哪吒 2》

播出后，引得众人纷纷加入这场集体狂欢，网络中大量《哪吒

2》衍生作品的出现，流量接踵而至。然而过度追求热点、制

作出大量同质化的内容产品对情感真诚性与共同体凝聚力的

存在威胁。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为了流量而专门发布相

关内容的人。虽然为了获取流量本身没有错，但是大量低质化、

同质化或低俗化的二创作品诞生。不仅是对原影片的滥用，更

容易导致许多普通观众的抵制情绪。这种“为传播而传播”的现

象反而可能稀释最初的情感共鸣。

（2）圈层壁垒与群体极化：依托情感共鸣形成的社交圈

层，在凝聚成员、强化内部联结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效满足

了现代个体对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深层需求。这种群体认同会

增加成员间的持续互动，极易营造出一种“集体正确”的错觉，

使得个体成员难以觉察自身及群体的认知偏差，甚至主动排斥

或忽略外部信息与不同声音。在这个被精心筛选的信息环境

中，圈层成员所接触到的几乎全是强化其固有观念的“回声”，

从而还可能导致“群体极化”的可能性。

5.2走向可持续：情感共同体的优化与升华路径

（1）共创机制的深化：《哪吒 2》播出后，官方的营销

手段也进一步促进 Z世代群体的参与创作。除了人偶营业、番

外短片以外，官方还在以十分敏锐的捕捉互联网上大家的讨

论，将网络中的热梗以官方的账号呈现，以此进一步加大网络

的讨论力度，让观众进一步参与到二次创作中。比如，每到票

房破亿的关键节点，哪吒官方微博就更新导演手绘海报、提示

电影细节或回应大众讨论，满满都是梗。这种官方与粉丝群体

共同参与的过程会进一步增加《哪吒 2》的讨论。许多网友都

评论：“官方的网速就是快！”除此以外，官博还时常以角色

口吻发布微博，小尾巴还会随时跟着切换，这种沉浸式的方式，

让观众的情绪感与共鸣感拉满。这种作品滋养社群，社群又反

哺作品的良性互动促进《哪吒 2》热度一直持续。

（2）媒介素养与批判性参与的提升：在人与媒介共存的

时代，对于媒介素养的教育不能忽视，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

在 1992年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介上各种信息

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

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Z世代虽然从小就生长在媒介环境

中，但是由于环境、教育、自身经历等原因会塑造人们不同的

观念。尤其当 AI出现后，人们创造和生产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几乎人人都可创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是要增强人们的媒介

素养的能力。

6 结语

《哪吒 2》的成功为后续国产动画电影提供了优秀典范，

影视作品不仅需要精美的画面内容，更需要能打动人心的故事

叙述来激发受众情感共鸣；在后期宣发中，官方更应实时紧跟

热点，有效唤醒并引导网民的热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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